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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青蛇》是剧作家田沁鑫立足于对人

性、情欲的探讨，从妖、人、佛三界出发，对李

碧华的小说《青蛇》进行改编而成。作品塑造出

更为复杂立体的女性形象小青和白素贞。她们本

体为蛇，具有非人性，虽经修炼化为人形，却未

能从灵魂上真正“成为人”。因此，“想成人”

的白蛇努力学习人性，恪守封建社会的礼教，对

人类的思想情感进行模仿。她全身心投入到和许

仙的爱情中，自我主体性消解，主动遵循封建礼

教，不断对自身进行规训。她极力掩盖自己是蛇

的真相，这份爱实则是建立在假象之上的皮肉之

爱。白蛇受到了许仙的多重背叛后得以参透人性

和情感，自我选择离开人世，走入雷峰塔下，

出离红尘。而“不想成人”的青蛇则留有自由天

性、独立精神，不服从封建礼教的束缚，具有强

烈的自我认同感。她以自爱为前提，由懵懂无知

主体性的建构

——话剧《青蛇》的女性形象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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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摘  要｜｜话剧《青蛇》以传统故事《白蛇传》和李碧华小说《青蛇》为基础进行改编，传统人物形象

被解构重塑，创造了“反叛者”青蛇小青和由妖成人再出离红尘的白蛇白素贞两位女性形

象。遵循自然天性、向往独立自由的小青游离于人世，不服从封建礼教的束缚，具有强烈

的自我认同感。她掌握生命自主权，得到建立在真相之上的灵魂之爱；“想成人”的白蛇

投身于人世，恪守封建社会规则，主动规训自身。她的主体性消解，得到建立在假象之上

的皮肉之爱。她们二者构成一组对照式姐妹形象，因不同的性格和选择引申出不同的命运，

既对立又互补。通过这两个女性形象的塑造，作品展现出人性和情感的复杂性，探求人的

情欲的不同出路，表达了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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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玩乐到懂得爱、坚持爱，最终转世为人。两

蛇由于不同的性格而走上了不同的“成人”之

路，构成一组既对立又互补的对照式姐妹形象。

一、最本真的自我——青蛇 

修炼了五百年的青蛇小青仍留有原始天性，

为了追随姐姐白蛇，小青努力修炼成人，但她多

次表明自己“不想成人”。小青热爱自由、放荡

不羁，活得恣意快活，“可我从踏上人间的第一

步就知道，做人要快活!”“我痛痛快快打了两

耳钉、彻彻底底地戒了顿烟、翻天覆地地化了个

妆、欢欢喜喜地睡了通觉。世界是这样的雍容明

亮，我向前走，这就是人间。”人物的语言会呈

现、增强并且再生出人物所处环境中存在的权力

与支配关系，小青的个人独白恰恰鲜明地显示出

她强烈的自我主体意识。她游离于人世，不受封

建礼教和人类社会规则的束缚。面对欲望，她选

择遵循自己的蛇妖本性。当许仙对白素贞提及女

子应遵循的三从四德时，小青才惊觉人类社会还

有这等规则。弗洛姆在《论不服从》中指出，

“具备不服从的能力确是使得人获得自由的一项

条件，但反过来，自由亦是使人敢于施行不服从

行为的一项条件”［1］。借由小青本体为蛇的非

人性，作品得以更直观地揭露出封建礼教对女性

的压迫和束缚，“《青蛇》中的小青冲破了纲常

伦理，跳出了千百年来固有的女性角色”［2］，

表现了她与生俱来的自由和反叛精神，是一个具

有独立意识与主体意识的非传统女性形象。

小青在人间游历的五百年是一个不断成长的

过程。初入人间，小青懵懂无知，日日放情纵

欲、游戏人间，在一次次玩乐中感受人间的乐

趣，但她不懂什么是爱。直到小青真真切切地

看到许仙对姐姐的背叛，从许仙身上发现了人的

软弱无能、贪得无厌，以及自私自利，体会到人

性的阴暗面，才真正修得了人心。她一朝成人，

而后流下眼泪，“我没有学姐姐去做一个贤淑、

达理、忠贞爱情的人，我也不能回到过去快乐、

纵情、顽劣、愤怒，我也不能做回妖，因为修炼

成人，不能退转。”小青从此感受到成为人的苦

楚，人世漫漫可人生难行。在这个过程中，小青

身上的妖性逐渐减弱，而人性愈发凸显。

小青与法海是建立在真相之上的灵魂之

爱。小青有强烈的自我认同感，在她眼中万物

同源、众生一体，她未曾察觉过妖和僧有什么

差别，从不排斥作为蛇的本我。“我们的蛇神

有什么不好看吗？”“我是蛇妖”，她看到并

且热爱自己的本体。对于小青来说，她爱的是

法海这个男人本身，而非附在外的身份。“你

没看见他身上的袈裟?”“没有，我只看到个男

的。”白素贞曾劝说小青不要去招惹法海，法

海是僧，僧妖不同路。但是小青有着最勇敢无

畏的爱，即使她看到袈裟仍旧义无反顾追寻自

己的爱情。与小青的成长相对应，小青对法海

的爱也历经发展变化。初为人形时，小青是为

了活得自由自在而不想成人，五百年后，小青

则是因为不想忘记法海而不想成人。小青对法

海的爱始于对白蛇白素贞与许仙之爱的模仿和

“游戏人间的玩乐之心”［3］,当她明白了什么是

欲、什么是爱后，她能够以尊重自我为前提，

不受社会规则所拘束，无所畏惧、大胆去爱，

心甘情愿盘踞在法海修行的寺庙上整整五百

年，只为与法海相守一生。“我的追随，如万

［1］［美］艾里希·弗洛姆：《论不服从》，叶安宁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第21页。

［2］陈烨熙：《浅析话剧导演田沁鑫〈青蛇〉中的女

性情怀》，《戏剧之家》2017年第13期。

［3］王媛：《话剧〈青蛇〉人物形象浅析》，《传播

力研究》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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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长流，不眠不觉，海角天涯，亿万斯年。”

二、由妖成人再出离红尘——白蛇

从青城山修炼成人形的白蛇白素贞倾心于人

类社会，千百年来都在为“想成人”这个愿望而

努力，将人类放在权力中心位置。她想成为一个

真正的人，“我要做那一户户炊烟升起的人家，

一扇扇亮着的窗户里面坐着的那个良家妇女。”

白素贞极力掩盖自己的本体，为了成为封建社会

里的一位良家妇女，她只能被动接受封建社会的

规则，将其视为做人的道理，约束自己而让自己

“成人”。她只剩下美丽动人的外表，在家庭中

温柔能干而又专一，但思想却被禁锢，成为封建

礼教的遵从者。在此过程中，女性不断受到话语

权力的规训，自我逐渐失落，形成了自我的客

体化。

正如小青所说，“我相信，她也不会比我

多知道什么做人的道理，但是她什么都假装知

道”。白素贞将“成人”的希望寄托在外界身

上，渴望从他人身上获得人的情感和一颗人心。

她模仿人类的一切言行举止，认为要想成人，身

边理应有一位相貌俊秀的男人，而许仙恰好符合

这一点，所以许仙成为寄托着白素贞“成人”愿

望的具体对象。她对许仙的爱来得迅速而凶猛，

因为她追求的不仅是许仙，更是许仙所代表的人

的身份。为了成为一名称职的良家妇女，白蛇将

自己能翻云覆雨的千年道行运用在遵守三纲五

常、照看家庭上，恪守妇道、侍奉丈夫，可是她

的付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收获，反而遭到背叛。

作品以戏谑的口吻进行辛辣反讽，“我们是大宋

朝家庭结构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男主外、女主

内，是我们大宋朝的传统文化美德。我们含辛茹

苦、相夫教子、忍辱负重、吃糠咽菜、不分昼夜

孝敬公婆，最重要的是，还要歧视我们。我妈叫

素贞，一辈子哭天抹泪；我二姨叫铁贞，一辈子

起早贪黑；我老姨叫慧贞，一辈子手忙脚乱。白

素贞果然千年道行，幻化成千万的良家妇女，扎

根在大宋朝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繁衍

生息，绵绵不息，从不休养生息。”至此，白素

贞成为一个符号，代表着古往今来成千上万遵从

封建礼教的传统女性。塔尔曼曾指出，“妻子，

母亲和家庭主妇等角色是身为一名女性在一个男

权制社会之中的命运。通过试图使这些角色显得

是女性所特有的性质的文化代表，女性被社会化

从而承担这些角色”［1］。通过刻画白素贞这一

形象，作品揭示出无论是人是妖、是男是女，爱

人先爱己的思想主旨，呼唤女性不要被社会环

境规训、迷失自己，要树立主体意识、追寻自由

独立。

白蛇和许仙是建立在假象之上的皮肉之爱。

在弗洛姆看来，爱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成熟的

爱，另一种是不成熟的爱。他曾提出，“成熟

的爱是在保留自己完整性和独立性的条件下，

也就是保持自己个性的条件下与他人合二为

一。”［2］成熟的爱可以在爱的同时保有个体的

自我尊严和个性，而不成熟的爱会使个体丧失自

我，并由此产生伤感的爱、虚伪的爱。这种爱是

在自己所营造出的幻想中感受爱情，而不是在现

实生活中和一个具体存在的人感受爱情。如果经

历这段爱的人还未能建立自我独立意识，对自我

有足够认知，成为一个成熟的个体，那么这个人

将会失去对自我的感恩、对自我力量的重视，而

把自己所爱的人视为一个完美者并进行偶像崇拜

式的深刻的爱。在这个过程中，他将会剥夺对自

［1］［英］多米尼克·斯特林纳提：《女权主义与大

众文化》，高燕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第198页。

［2］［美］艾·弗罗姆：《爱的艺术》，李健鸣译，

商务印书馆，1987，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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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力量的全部意识，在所爱之人的身上迷失自

己，而非找到自己。在和许仙的爱情中，由于白

素贞在许仙身上投射了自己“想成人”的全部愿

望，所以她跟随在许仙身后亦步亦趋，帮助许仙

开药铺、行医问诊，运用法力为家庭提供经济来

源，致力于三餐菜式、四季衣裳，当着“上得厅

堂下得厨房”的柔情似水的妻子。她沉浸于自

己营造出的爱情梦境当中，忽视掉许仙的所有缺

点，但失望是注定会产生的，许仙实质上只是一

个“什么都不会的一个宋朝的男的”。在白素贞

和许仙之间隔着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异化和人妖殊

途这两道鸿沟，在这样的因素下，白蛇彻底丧失

其独立意识和主体性，缺乏对自我本体的认同，

因此她患得患失、迷失自我，这段爱是不平等

的。她有了人的情感，有了喜悦、痛苦，真正成

了人。但许仙却虚伪自私、胆小懦弱，多次伤害

素贞。许仙虽然和素贞许下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美

好愿景，但面对懵懂无知的小青时便忘乎所以，

将素贞抛之脑后；在发现白素贞是蛇妖后，他认

为“人蛇不同类”，毅然离开素贞。面对许仙一

次次的伤害和背叛，白素贞一开始采取的态度是

逃避，她试图自欺欺人，继续与许仙过上一生一

世一双人的幸福生活。出于对许仙的爱，她盗灵

芝、与小青决裂、水漫金山想要搭救许仙，不顾

腹中胎儿也要奋力一搏。直到素贞被抛弃，彻底

见识到许仙的负心薄情、人性的复杂后，她痛苦

至极，出离红尘继续修行。

白蛇的出离红尘是出于她的自我选择，“我

要在无尽的黑暗中寻找光亮”，这也是她脱离对

他人的依附，开始正视自身主体性，作为独立个

体而存在的成长之路的开始。福柯曾在《主体与

权力》中提及自己研究的主题并非权力，而是主

体。他认为，只有个体关注自我，自爱并且不断

完善自我、提升自我的能力，就能达成自我的转

变，从而获得真正的幸福。也就是说，确立主体

性对于一个独立个体来说是极为重要的。白蛇最

终选择保留曾经美好的回忆，放下过往的爱恨纠

葛并谅解许仙。她因向往成为人而修得七情六

欲，再到心灰意冷放下一切，抛开情欲出离红

尘，直到雷峰塔倒，不见白蛇只见释迦牟尼佛，

佛发舍利，才知白蛇身份。

三、“双女主”姐妹形象的塑造

话剧《青蛇》一改传统故事中青蛇的依附地

位，转而从小青的视角出发，对传统人物进行解

构。青蛇小青与白蛇白素贞并不具有血缘关系，

却情同姐妹，以姐妹相称。她们之间构成了拟

亲属关系，是一组既对立又互补的对照式姐妹

形象。

青蛇和白蛇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特征、思想

观念，作品将她们放在同一个场景里进行对比塑

造。如听到许仙“女子要三从四德，在家听父

母，嫁人随夫君，养了孩子要尽心尽力地呵护子

女，娘子爱我，就要一生一世”的规训后，白素

贞毫不犹豫地接受，并发誓自己将一生一世待许

仙好，永远不会有二志。而小青则更为认可“一

生一世很长，姑娘不可当真”的观念，继续过自

己的快活日子。从中体现出两种女性不同的情欲

观念和人生方向。白素贞温柔善良，但在与许仙

的爱情中逐渐失去自我，患得患失；小青洒脱率

真，有强烈的自我认同感，敢爱敢恨。素贞受伤

后，明白了人性的两面性，选择放下情欲、离开

红尘继续修行，而青蛇懂得什么是爱后不再肆意

玩乐，在法海修行的寺庙梁上盘了五百年默默陪

伴着法海。她始终爱着法海，带着对法海的爱转

世成人。小青和白素贞从表层的模仿人到明白人

性、学会爱人，最后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同时，青蛇和白蛇又互为补充，共同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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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青蛇》的文化内涵。剧作家田沁鑫提及

话剧《青蛇》的创作时指出，“青、白两蛇

妖，成色不一样，更像社会中对两种女性的评

判，一种符合社会规范与审美，另一种行为作

风有悖伦常，被人指摘。”［1］青蛇代表最本真

的自我，有鲜明的主体意识，她不受封建礼教

束缚，遵从天性、独立自由，化名小青。白蛇

则代表受到封建礼教教化后的女性，遵从三纲

五常、恪守妇道，化名白素贞。青蛇是一个具

有独立精神与人格的现代女性形象，而白蛇是

一个为家庭无私奉献、温柔贤惠的传统女性形

象。这两种女性形象形成互补，构成中国女性

的两种极致状态，共同探讨人的情欲出路，展

现出爱的不同形态。

四、结语

小青和白素贞虽同为蛇妖修炼成人，但两人

性格不同、面对爱的态度也不同。她们从表层的

模仿人、模仿爱到明白人性、学会爱人，最后走

向了不同的道路。白蛇投身于人世中迷失自我，

自我的主体性丧失，最终在识得人性懂得爱后，

自我选择离开红尘步入雷峰塔下独自寻找光亮；

与姐姐朝夕相伴的青蛇“不想成人”却修炼成

人，游离于人世，始终保有独立自由，最终流下

人的眼泪、明白真正的爱，自己盘踞寺庙上默默

等待法海五百年。在转世成人前，法海曾告诫小

青，“成人以后靠自己，要自己顶天立地，没办

法找人代替，自性改性、回头转身都是自渡。”

作品通过对这两个既对立又互补的人物形象的塑

造，探讨人的情欲的不同出路，展现出人性和情

感的复杂性，流露出对独立自由的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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